
1992年1月17日，农历辛未
年腊月十三。北京的积雪刚刚
融化。傍晚时分，一个由警车开
道的车队，从景山后街开出，拐
入长安街后一路向东，驶往北
京站。此时，在北京站东侧的一
个月台上，一辆绿皮车已经停
在了预定位置。与其他列车不
同的是，它没有编号，也没有标
示始发终点站。除了中办和铁
路相关人员，没有人知道它将
开往哪里。

而在南方的广东省，相关
的接待工作已经准备停当。省
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对接待路线
重新踩了点，省委书记谢非则
让秘书准备好录音机，自己也
准备了一只——— 虽然按照中办
的要求，这次接待不能录音。这
个让广东省翘首以待的人物，
就是8年前曾“到此一游”的邓
小平。与8年前一样，广东和中
国都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内忧外患改革难推

1990年，中国GDP增长率再
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达到
3 . 8%。这已是连续两年这一数
字低于5%。与此同时，周边经济
体的高速发展，又平添了一股
无形的压力。在中国忙于治理
整顿的几年里，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发展正突飞猛进：1990年，
台湾地区、印尼、马来西亚和韩
国的GDP增长率分别是6 . 9%、
7 . 2%、9%和9 . 3%。

在邓小平的理论里，经济
的发展速度是一个重要指标，
被认为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
否优越的一杆标尺。“生产力发
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
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
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
谁的问题。”“人民现在为什么
拥护我们？就是有这10年的发
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
者低速度发展，例如 4%、5% 甚
至 2%、3%，会发生什么影响？”

1990 年底，在十三届七中
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与几位
中央领导谈话，强调要推进改
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

“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
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但是，中宣部理论局的一
位官员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
提及，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在十
三届七中全会上，只在各小组
召集人会议上作了传达，且被
告知回到组里不许传达，会后
也不许向下传达。

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
本意是为虚火过剩的经济降降
火，但在1990年前后特殊的背景
下，这一过程夹杂了很多对“资
本主义”的清算。当时的时代背
景，除众所周知的国内政治风
波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国际背
景：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德
统一；接下来，波兰团结工会负
责人瓦文萨通过民选当上了总
统；接着，捷克、匈牙利和罗马
尼亚政权也变了天。1989年12月
25日，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齐
奥塞斯库被枪决。1991年8月，苏
联解体。

当时，外向型经济占比较大
的广东省，被视为“和平演变”的
大本营。在这种舆论氛围下，不
仅广东省工业品外销受到影响，
其外汇数量和外资占比也遭到
过网式筛查。当时的广东官场，
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大家都求
自保，但求无过。广州市长黎子
流说，在广州市委常委会上，笼
罩着一股保守气息，一些改革性
措施很难通过。

“皇甫平”开舆论先声

1991 年 1 月，邓小平连续
四次到上海过年。上海的官员
发现，与前几次大多在西郊公
园附近静养不同，邓小平这一
次把很多的时间用于视察：1 月
31 日，他去了上海航空公司；2
月 6 日，去了大众汽车公司；2
月 18 日，去了尚在建设中的南
浦大桥，并登上了上海市最高
的新锦江大楼。

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
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谈话。全
程陪同视察的上海市委书记兼
市长朱镕基，是这些谈话的第
一见证人。这些谈话后来被整
理成文，被称为“上海谈话”。

“上海谈话”的主要内容，与1年
后的南巡讲话异曲同工。而这
两个谈话，又与 1990 年底十三

届七中全会前的

谈话大同小异。
《解放日报》

党委书记、副总编
辑周瑞金和他的评
论写作班子捕捉到
了他“光我一个人说
话还不够”的深意，于是
催生了引发巨大争议的

“皇甫平”系列评论。
春节前几天，周瑞金，被

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叫到家里看
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材料。
材料是邓榕(邓小平三女儿)和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
基一起整理的。1991 年 2 月 13
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
芝鸿打来电话，说自己手里有
一份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记
录。这是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
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公布
的。于是，周瑞金、凌河和施芝
鸿围坐在一起，敲定了大年初
一评论的内容，就写改革开放。

这与当时主流媒体的调子
显著不同。此前，凌河曾经给中
央四家大报的评论部打电话，询
问大年初一的评论内容。得到的
答复是有的写质量年，有的写集
约年，还有的写艰苦奋斗。

2 月 15 日，皇甫平系列评
论的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
羊”》出炉。文章引用了当时上
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
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周瑞金说，署名“皇甫平”，
并非如外界所解读的“黄浦江
评论”的谐声，而是有更深一层
的考虑。“这个‘皇’字，按照我
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
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
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
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
小平。”

改革“姓资姓社”之争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
放日报》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在
头版发了三篇评论。第二篇叫

《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
篇叫《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
些》，第四篇叫《改革开放需要
德才兼备的干部》。每篇文章的
时间间隔在 20 天左右。

在四篇评论中，第二篇的
分量最重。它把邓小平讲的“社
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市场
和计划只是手段，并不是区分
社会制度的标志”提了出来。

前两篇文章发表后，外界
的反应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
在内的境外媒体打电话来
问：皇甫平是谁？背后的人
是谁？但国内媒体波澜不
惊。真正引发争议的是第
三篇评论。

这篇评论复制了邓
小平“上海谈话”的“不
要怕”精神，说扩大开
放要“敢于冒点风险，
做 前 人 没 有 做 过 的
事”，“如果仍然囿于

‘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
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
以办成大事。”这一论述，引爆
了当时占据主流舆论的一个
点，即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
姓资”。主流媒体相对谨慎，先
是转载这些言论，后来才主动
介入。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刘吉说，在主流媒体批判之
前，通常会先“包打听”。来打听
(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有人电话
里打听，也有人跑到上海打听。
其中，打听得最着急的部门有
两个：一是中宣部，二是《人民
日报》。

《人民日报》社一位负责人
跑到上海，当面责问周瑞金这
组文章的背景。周说没有人授
意，是自己决定发表的。这位负
责人提出让周向中央写个报
告，说明皇甫平文章没有什么
背景，也没有什么来头。他说，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回北京做
工作，以后不再批判皇甫平了。
周瑞金拒绝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
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
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
文章说，全国人民现在面临着
双重任务——— 阶级斗争和全面
建设。8月下旬，《求是》杂志发
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
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
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
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问一问

‘姓社姓资’。”
随着批判的深入，“左”派

的指向越来越明显：用“两个中
心”取代“一个中心”，借“四项
基本原则”的名义压制改革开
放。周瑞金说，在当时的舆论氛
围中，很少有媒体敢于公开支
持“皇甫平”，唯一的支持者《半
月谈》也遭到了批评。皇甫平事
件裹挟了很多人。

刘吉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主管理论。他找到与
自己相熟的邓小平二女儿邓
楠，跟她说了事情的经过。“她
跟老爷子说了。老爷子就要看
皇甫平的文章。看了以后，觉得
这就是自己的思想。他把这个
话告诉杨尚昆。杨出来说话，这
个事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在整个皇甫平事件期间，邓
小平很少说话，但他一直静观事
态的发展，并在景山后街的小院
内思索对策。从 1992 年南巡讲
话的内容看，他对中国面临的主
要问题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92 南巡“用实践说话”

皇甫平事件，构成了邓小
平南巡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在
1991年的‘左’右交锋中，京城圈
子里流传着一句话：“京都老
翁，坐看风起云涌。”

出发之前，没有人知道邓
小平要说话。他特意等到孙女
羊羊和孙子萌萌放寒假以后出
行，更给人一种全家人外出度
假的感觉。但邓小平抵达深圳
后的表现，表明他8年之后的这
一次南行，并非“休息”那么简
单。全程陪护的大女儿邓林发
现，平素少言寡语的父亲，到深
圳后“眼神特别急切”。

分析人士认为，邓小平是
深思熟虑才最终做的决定。十
三届七中全会不行，就有了“上
海谈话”，“上海谈话”不行，就
有了 92 年南巡。

邓小平92年南巡的很多讲
话，都很有针对性。1月20日，在
深圳国贸中心，邓小平指着窗
外的一片高楼说，深圳发展得
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
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
文章写出来的。1992 年南巡，他
不仅登上了深圳的国贸中心，
还登上了珠海最高的芳园大
厦。有述评称，他似乎将此视为
由他掌舵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
功的标志。

用实践说话，是邓小平此
次南巡的策略。他说，深圳的建
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
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
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
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
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在
珠海江海电子公司，邓小平在
参观了车间后说，不是有人议
论“姓社姓资”吗，你们这里就
是姓“社”嘛，你们这里就是很
好的社会主义。在怎么区分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方面，邓小
平给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
准。这三个标准多属于经济范
畴，与当时争论和胶着的意识
形态无关。

邓小平还用自己三次挨整
的经历，对“左右”问题明确表
态：“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
防止‘左’。”“‘主要’是什么意
思？在改革这个问题上，跟‘左’
的分歧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
跟右的分歧是改到什么程度的
问题。当然首先是要不要改，然
后才是防止走资本主义的方
向。” 据《中国新闻周刊》

改革十字路口中的
邓小平

在邓小平的理论里，经济的发展速度
是一个重要指标，被认为是衡量社会主义
制度是否优越的一杆标尺。“生产力发展的
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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